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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帆駕馭啟開運動之路 

我與外子家一相遇之前，沒有任何運動背景，在學校裡我甚至連體育課都不去上。 

我與家一在我十八歲那年結識，在一九六九年完成我們的終身大事。我的婚姻哲學當中有一條是：夫唱

婦隨；只要是丈夫喜歡的事，我都要學會，因為先生若是喜歡，就表示他會給我時間、支持我去學這個

活動，我也因此而一直都試著不錯過任何學習新東西的機會。 

家一對各種運動都有興趣，因此多年來我也跟著學會了露營、馬術、風帆、划水和滑雪等等活動。 

我當時並不明白的是，這些年來各式各樣的運動其實讓我有了準備，日後可以投身參與競爭性的射擊運

動。 

以逐浪風帆為例，它絕對是挑戰性的學習經驗！ 

 

我在一九八0年開始玩風帆，當時家一和我住在新加坡，我其實並不喜歡水；我沒有高挑的身材，當時

我也不是熱衷運動的死忠派，因此要我站在船板邊緣一端去駕馭龐大的風帆，我感覺就像在拉扯六十磅

的重物。 

我上第一堂風帆課就雙手流血，雙腿也因撞擊船板而有大片烏青。我不知如何穩定自己，站在板上感覺

就像站在一大塊肥皂一樣想去平衡自己。不過那天吃完中餐後，我在雙手上貼好膠布，繼續練習。 

教練告訴我，一定要花上兩個禮拜的時間練習，才會有進步。因此連續兩個禮拜，我天天都去一處人工

湖、天天在租來的船板上練習。練習時，外子和教練在一旁觀看。我是如何在掙扎中演練我在課堂上所

學的技術，一舉一動他們都看在眼裡。兩週後，我仍是一個無藥可救的案例。 

之後，教練說可能需要四週的時間才能看出我的進步，我也就繼續照辦。四週過去了，看不出我的操帆

技術有什麼改進，教練又說可能還需要一個月；兩個月過去了，技巧上還是十分笨拙。 



 

等我終於學會了基本技巧，已經是四個月以後的事----四個月裡我每天都在人工湖上搏鬥，終於可以從

人工湖上的練習畢業，進階到海上操作風帆；兩次海上狂風大作，是海防巡邏員把我從海裡救到岸上。 

然而在我上過第一堂課後的十八個月，我終於成為一名技藝不凡的風帆運動員。我記得曾經有一位男士

甚至跑來測試我，刻意擋住我前方的來風、從我前面穿過。通常風一旦消失你就會從板上摔落，但是我

非常輕巧，我也學到若是將身子貼近桅杆、站穩不動，我可以一直維持平衡到再有風助而恢復駕帆前

行。 

家一與我搬回加州後，我的孩子喜歡向人誇口吹噓我是職業風帆專家。我當然不是，但與當初第一堂課

的情景相比，我確實不可同日而語非吳下阿蒙。 

風帆對我既然是這樣困難的運動，把它學會了、學精了，我感覺什麼都難不倒我。在我人生的那個階

段，滑浪風帆是難度最高的活動，它讓我信心大增。滑浪風帆也告訴我透過一遍又一遍的練習可以成就

什麼。 

 

學習滑雪也需要毅力，滑雪給了我在嚴峻天候中運動比賽的經驗。我喜歡在暴風雪中滑雪，因為那時坡



上堆滿新雪。風雪過後我總是躍躍欲試，想做次日首批在山坡上滑雪的人，在覆蓋大地的新鮮雪層上練

身手。滑雪之際對天氣的應變，讓我學會在自己的射擊生涯中不介意在雨中練習。我希望對雨中比賽有

所準備，因此我會在滂沱大雨中磨練槍法。 

學騎馬教會我克服恐懼。我素來就怕黑馬，我的教練發現這一點之後，刻意叫我騎上一匹高大的黑馬，

逼得我必須正面去面對我的恐懼。馬術就有這種功能；跳馬時若從馬上摔下來，你必須回到馬上再跳，

否則心頭的恐懼感永遠揮之不去。我一生只有一次落馬後沒有立即回到馬上，那次摔的不輕，後來才知

道因為這一摔，我的脊椎出現裂痕。幸好當時家一沒有堅持要我立刻回馬，而要我去看醫生。 

家一和我長年露營，露營時，我們常會背著三十五磅重的背包去健行，我的力氣和體魄可以從中得到測

驗，這也是我射擊是會遇到的挑戰。 

 

露營時我們常睡在帳篷裡或是戶外，清晨醒來發現自己被螞蟻包圍，是常有的事。有時露營燠熱、骯

髒，這點也非常像射擊。射擊比賽後淋浴時，我常常看到一層黃沙從我身上沖刷下來。若是無法應付燥

熱、潮濕和塵土，你是當不了射擊選手的；即使有這些惡劣的條件，你還是得保持你心裡上的專注。 

我初識家一時可能顯得弱不禁風，連運動的邊都沾不上，多年的婚姻生活裡，他帶著我接觸運動，當時

我倆都未嘗想到，這些運動讓我學到的功課，大大的幫助了我後來在射擊運動比賽中的表現。 

也是因為我個人的經驗，當一個朋友告訴我她先生想學一種運動時，我鼓勵她跟著一起學；如果先生喜

歡划船，即使划船對你來說不是那麼有趣，也要盡量去學，至少它提供了另一半在一起一同學習一項活

動的機會。另外，你也可能藉此學到後來可以在人生中派上用場的事。 


